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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年风起云涌，50年花开花落，石嘴山市沐浴着时代的风雨，走出了

50年的坎坷，也走出了 50年的辉煌。

50年来，石嘴山市的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，各项事业都取得了

长足的进步，一个新型工业化山水园林城市迅速崛起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

社会的进步，石嘴山市的文学事业，也经历了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从单门

类到多门类共同发展繁荣的光荣历程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

我市文学人才辈出，文学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一些作家的作品走出宁夏走

向全国，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，为石嘴山市的文学事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

贡献。特别值得瞩目的是，近年来，我市作家创作的如《金羊毛》《菊花醉》

《家事》《黄龙川》《养女》等一批厚重、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陆续问世，在区

内外形成一定影响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市一些有潜力的中年作家的小

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文学评论作品在国家级刊物频频露面，有的获国家级奖

励，有的获省级奖励，有的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，显示出一

定的创作活力和潜能。

在石嘴山市 50大庆来临之际，回首往事，感慨万千；展望未来，心潮

激荡。我们需要总结的事情很多很多，继往开来的任务也很重很重。正是

出于这样一种思考，《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》既作为庆祝石嘴山建市 50周

序
中共石嘴山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 李文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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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献礼，又作为文学界回顾和总结已有的成绩与经验、坚定信心走向未

来的形式之一，就显得十分有意义。《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》共两卷，含小

说、散文、诗歌三种体裁，收入近 40位作者的作品。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

曾获得国家、自治区、市级奖励，一部分曾获得刊物和部门奖励。比较引人

注意的是，这套丛书收录的作品中，其作者相当一部分都很年轻。这就使

我们深深地感到，石嘴山市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几代人共同协作、携

手共进的结果。老作家言传身教，青年作家谦虚好学，构筑了石嘴山市文

学进步的基础，这也是我市文学事业繁荣的优良传统，需要继续发扬光大。

当今时代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，越来越

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

的热切愿望。这就要求广大文学作者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，增强

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深入生活，深入群众，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

中汲取题材、主题、情节、语言、诗情画意，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培

育自己，着力反映改革和建设的生动实践，反映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，表

现全市人民建设石嘴山、勾画未来的精神风貌，激励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

的伟大实践，从而为加强石嘴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。

以此为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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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守家园的母亲

陈 勇

母亲备了一大堆干粮，执意要走新疆。

我和姐姐极力相劝，我们说，妈，你要真走的话，多带点钱就行了，火车上啥

吃的买不来呢？带这么多的熟食，多麻烦！再说，天热，搁两天就馊了。

母亲说，能省就省点，听说火车上的东西贵得很，咋能花销得起？

母亲又找出了多年前父亲用过的一个军用水壶（我们这里叫水别子），要带

着上路，用它来喝水。

我说，妈，这东西早不时兴了，你再用它，别人会笑话的。

母亲说，时兴的东西，大都是个样子货，不实用，这别子既能装水，又不怕

摔，好着呢！

母亲念叨着要走新疆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今年的这个

暑假，我已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而姐姐两年前就已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，

暑假回家探亲，没啥要紧事做，闲在家，能煮煮洗洗操心我们吃喝了。母亲就是

逮住这个机会，要走一趟新疆。可这不是走新疆的时候。酷暑烈日，茫茫戈壁，母

亲瘦弱的身躯，哪经得住那烈日的暴晒？我们把这些道理讲给母亲听，还搬出

“木乃伊”说服她。我们说，妈，你知道新疆那地方有多热吗？人若热死在戈壁滩，

一天就被晒成干尸了，啥叫木乃伊？木乃伊就是被晒干的干尸。母亲不信，一个

劲摇头。母亲说，你们别编瞎话吓唬我，照你们这一说，那新疆的人全都热死了，

可人家为啥都活得好好的？我们劝不住母亲，又不放心母亲，就提出要走全家三

人一块走。离开学还有四十天，四十天走趟新疆足够了。可母亲说，钱呢？你们

能从地下挖出几千块钱来，我就让你们跟我一块走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流

露的是无奈和辛酸。我和姐姐再无话说。是呀，走一趟新疆，去去回回不花个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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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百元是不行的，母亲为了省钱，连个喝水杯都舍不得买，别说再增加两个人的

远途消费。况且，我们还面临着上大学的学费问题。我们即使把全身的血抽干，

也换不来那么多的钱。

母亲是被迫走新疆的。

母亲到新疆是为了找回我们的父亲。

我们的父亲十年前就走了新疆。

父亲走新疆的时候姐姐八岁，而我，才是个刚刚能记事的六岁顽童。

而我们的父亲，却不顾我们年幼体弱，丢下我们只身去了新疆。

父亲远走新疆的起因，是因为他无数次地跟母亲吵架。父亲嗜赌。听母亲

说，父亲一进赌场就不是他自己了，不把身上所有的钱赌光不回家。对于父亲的

赌，母亲一开始是好言相劝。母亲说，你这人勤快，能干，我服你，你看咱们搭的

那个蔬菜温棚，比村里谁家的都好，比谁家都能赚钱。我想，咱们守着这温棚，有

能力的话，再逐年扩大一点，日子会红红火火过下去。庄稼人不图别的，就图个

安分，图个富裕，只要你别往赌场跑，我就知足了。

母亲说得不无道理。咱们这里是川区，又有黄河水浇灌土地，年种年收。仗

着这优势，村里又率先搞起了温棚蔬菜，光景虽说好不到哪里去，但也压根儿不

会穷，只要父亲安分守己不贪赌，我们家的日子还算殷实的。

但父亲不听。父亲说他玩赌的目的是想尽快赢得一大笔钱，有了钱，就把全

家搬到城里去。父亲总是说，乡下的日子，有啥过头，当农民再富裕也是个农民，

这种日子他是过够了，他想过城里人的日子。

母亲劝不转父亲，后来就发展到争吵，再后来就变成了打架。在又一次争吵

打闹之后，父亲说，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走！我走还不行吗？母亲赌气说，你走，走

得越远越好，走了再别回来。父亲的出走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，若

干年后我读那句名诗，往往就读成了“风萧萧兮黄河寒，父亲一去不复返。”

父亲出走，母亲最初不以为然，相信过不了多久父亲就会回来，出走只不过

是赌气而已，就跟她赌气骂他一样。父亲数年不归，母亲就后悔了，后悔不该骂

那样刻薄的话。再后来，就由悔变成恨了。母亲说没见过世上有这样黑心的男

人，老婆可以丢下不顾，亲生骨肉怎么能不顾呢？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恨得牙关

紧咬，从胸腔迸发的烈火把两个眼球烧得通红通红。

这回，母亲是铁了心要去找父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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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说，你们的老子就是死在外头，我也要把他的尸骨找回来。

面对母亲，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母亲乘火车上路的那天，我和姐姐都到车站送行。在站台上等车的那一刻，

我们还向母亲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的那句老话：到了新疆，你哪儿也别去，就

在乌鲁木齐找。父亲肯定是在乌鲁木齐，因为他向往大城市，他不可能跑到新疆

的乡下或小城镇去。到了乌鲁木齐就去找公安局或民政局帮忙，千万别瞎闯

……母亲一个劲点头，说记住了记住了，让我们放心。

我们怎能放心呢？千里迢迢，人海茫茫，母亲这一去……我们的母亲，此时

已是两鬓染霜、双腿打弯的人了，站在毒日头下宽阔的站台上，显得那么微弱、

渺小，一副不禁风雨的样子。

火车载走母亲的那一刻，我们姐弟俩相拥而哭。我们的身躯在烈日下像被

寒风袭击了一样颤抖不止。

我们已经失去了父亲。

我们害怕再失去母亲。

母亲走了，我们的心悬起来了。

在这个难熬的暑假，我们无心读书，也无心下地。我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只有

一个：母亲能不能找回父亲？我们想象着，作出了许多假设，但又一一推翻了。及

至后来，我们对母亲找回父亲已不抱一丝希望，只企盼母亲平安归来。

以往，我们对电视播放的天气预报不屑一顾，自母亲走后观看天气预报成

了“必修”的科目。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乌鲁木齐。我们的心绪随着乌鲁木齐温度

的变化而变化。我们希望那地方每天风和日丽，气温不冷不热。但那地方老刮

风，这就让我们担忧了。这天，预报说那地方又刮大风，姐姐就长长叹了口气

说，不会再刮沙尘暴吧？

姐姐说出“沙尘暴”三个字时，我的心不由得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同时下意

识地摸了摸脸颊上的伤疤。我脸颊上的伤疤是沙尘暴留给我的永久纪念。要不

是母亲，那场沙尘暴可能就要了我的小命，想起就有些后怕。

那是父亲离家出走半年后的事。父亲头年秋天出走，沙尘暴是翌年春上肆

虐的。父亲走了，母亲一如既往地侍弄她的温棚。母亲在温棚劳作时，我大部分

时间也是待在温棚里。我喜欢温棚那早早开放的黄瓜和西红柿秧上的黄色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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朵，喜欢太阳隔着塑料薄膜照进温棚暖融融的光线。我在温棚撒泡尿玩泥球，或

拿根棍子捅蚂蚁洞，玩累了，就背靠着墙照着暖融融的阳光睡上一觉。我睡着

时，母亲会给我身下铺上一个厚厚的蒲草帘子，在身上盖上一件棉毯或衣服，以

防我身下受潮身上着凉。父亲的出走加重了母亲的劳动量，她每日必须干到天

黑才回家，中午饭也不回家吃，就着凉开水啃一块饼子了事。

那天的沙尘暴是从下午开始肆虐的，事前连一点征兆都没有。也许有征兆，

只是母亲光顾埋头劳作没有发现罢了，等到发现了，温棚内已是一片昏黄，风把

顶棚和阳面的薄膜吹得一鼓一鼓并扑哧扑哧发出巨大的声响。母亲惊呼一声哎

呀不好，接着就往棚外跑。她是跑出棚外爬上棚顶去放蒲草帘子。种温棚蔬菜，

挂蒲草帘子是必不可少的工序。黄昏来临，将卷放在棚顶墙沿的帘子一一放下，

厚厚实实遮住薄膜，一来保住白天阳光投给棚内的气温不致流散，二来避免夜

晚的强风刮破薄膜。清晨日出，再将帘子一一卷起。此时母亲上棚顶放帘子，自

然是为了挡住那乍起的猛风。而那时的我，身上正盖着母亲的一件衣服沉沉大

睡。是母亲的那声惊呼惊醒了我。我惊慌爬起，看到棚内一片昏暗，一时不知这

世界怎么了。继而，我听到了呼呼的风声，同时看到棚顶的帘子一张张放下，而

帘子每放一张，棚内便黑暗一层。我被这黑暗吓昏了头，急得喊爹叫娘哇哇大

哭。我听到母亲在棚顶对我喊叫：“石头，别怕，就在棚里待着，你可不能出来，千

万不能出来……”母亲的喊声近在头顶，我听了似在天边。我不晓得母亲的声音

是被风刮远的。我弄不懂母亲为啥不让我出棚。她越不让我出棚，我越是想跑出

棚去。我害怕黑暗。黑暗越来越重，我的恐惧也越来越重，顶棚的帘子每放一张，

我的头上就像被魔爪狠抓一下。我撒腿跑出棚外。

跑出棚外的我呼一下就被大风刮了个跟头。我不晓得世上还有那样大的

风。那根本就不是风，而是魔鬼的巨掌，那巨掌把我一推一个跟头。当我从地上

爬起欲钻进棚时，风推着我直往前撞去。我像一片残叶，被轻而易举地推到了棚

侧的一棵树上。我的额头撞着树干的时候，我还未听到那响亮的咚的一声响，就

昏迷过去了。

如果单单是额头撞着了树干，那倒不要紧，顶多撞个脑震荡，受点罪缓两

天就会好的。可偏偏那树干上有个三寸长短手指粗细的干硬的枝茬子，那枝茬

子在我的额头撞树前，便毫不客气地抢先一步捅穿我的脸颊直插到嘴里，连舌

根也给捅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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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被撞得失去知觉，恐惧也从身上飞得没了踪影。可我的母亲却为我遭了

大罪。她听到我撞树时哎呀一声喊，慌得一骨碌从顶棚上跌下地来。她跌下地来

未及起身，滚爬到树下将我抱起。她抱起我时那枝茬子还横在我嘴里，她抱不动

我，方才发现我的脸颊插进了东西。她把我的脸颊从枝茬子上拔出，我的面目早

被血染得一片模糊。母亲当时就吓得昏厥过去。她从昏厥中醒来，抱着我，在满

天风沙中疯跑狂颠，嘴里一边喊着：“救救我娃，叔叔大爷们，快来救救我的

娃……”

此后，是一辆四轮手扶送我上县城医院的。那是邻居王三虎的手扶。王三虎

的手扶顶风冒沙跑了整整两个时辰才到达医院。王三虎说，搁平时，半个时辰就

跑到了。那天的风阻力太大，有几次上桥坡，差点就把手扶掀翻了。那天沙尘的

浓度很重，三米开外不见路面，人的眼也被沙粒打得睁不开，手扶只能蜗牛般慢

慢爬行。

母亲抱着我进了医院，只要一看见穿白大褂的，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，扑通

就给人家跪下了，双手托着我，大呼：“医生，快救我的娃，快救我的娃……”

其实，我的伤并不重，医生洗净我脸上的血，里外缝了几针就算好了。问题

是我流血过多。我昏迷不醒的原因就是失血过多。流在我嘴里的血，小部分顺着

嘴角流了出来，大部分被我咽到肚里。医生替我检查时，说我的肚子胀得鼓鼓

的，用指关节一敲，嘣嘣响。医生对我母亲说，这孩子要马上输血，再不输血，命

就难保了。母亲一听吓坏了，又连连给医生叩头，求他们快输。可医生说医院没

有现成的血。母亲说那就抽我的血，抽多少都成，哪怕抽干也成。

医生就只好抽母亲的血。母亲把胳膊伸出让护士抽血时，那位抽血的年轻

护士却惊愕地瞪大了眼睛，一张由于惊愕而张大的嘴巴半天未能合拢。护士说，

不对劲呀，你的胳膊怎么拧了个，是倒长着的。母亲听了还有点生气，说护士胡

说呢，她的胳膊历来好好的咋就长倒了？护士说，不信你看，你看看你的胳膊是

不是倒拧着。母亲这才不相信地看了眼自己的胳膊，一看果然是倒拧着的，她试

着拧了一下，却无济于事，再一拧，一种剧烈的疼痛袭击得她不由得皱眉倒抽了

一口冷气。这才知道自己的胳膊有了毛病。护士喊来医生检查，医生在倒拧的胳

膊上捏了捏，断定母亲的胳膊早就断了，断在胳膊肘下端。母亲事后细细回想，

觉出是从温棚顶上摔下来时折断的。

我无法想象，断了胳膊的母亲，是如何把撞昏的我从树下抱起，又如何抱着

固
守
家
园
的
母
亲

5



我四处求人，又一路抱着我来到医院。在这所有的“抱”中，她的断臂肯定是拧过

来又拧过去，这种“拧”将产生多大的疼痛！然而这一切，母亲却全然不知。焦虑

的母亲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身上，“创造”了忘却自身剧痛的奇迹。

我可怜的母亲啊！

都是因为沙尘暴。可恶的沙尘暴。

尽管母亲做了极大的努力，我们的蔬菜温棚还是没能保住。恶风把一切都

毁了———掀飞了蒲草帘子，将塑料薄膜撕得七零八落，开花的西红柿秧和黄瓜

秧也在一夜之间被冻死了。

几乎全村的蔬菜温棚都遭了这样的厄运。

遭厄运的还有树，一些高大的树被拦腰折断。

还有村人的羊被风刮得下落不明。

灾后，母亲胳膊上挂着绷带重建温棚。看着一只手劳作的母亲，我和姐姐不

知哭过多少回。我们劝母亲不要再建温棚了。我们害怕再刮沙尘暴。母亲说，不

建温棚，你们穿啥、戴啥、吃啥，你们还念不念书？你们的老子不管你们了，管你

们的只有这温棚。

是的，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，母亲搭建的蔬菜温棚，确实是养活我们的财富

之棚。棚里一年四季蔬菜常青，换来的钱供我们吃穿用度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它保障

了我和姐姐上学的费用。如果没有它，我们无论如何是读不完高中上不了大学

的。

可是，在温棚里劳作的，只有母亲瘦小的身影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住的屋子，只是母亲夜晚睡觉和白天吃饭的地方，除此

之外，她的气息全留在温棚里和进城卖菜的路上了。在最初的日子，母亲是只管

种不管卖的。村里家家种温棚蔬菜，村子也就成了菜贩子光顾的地方。他们一大

早开着小型农用车或三轮摩托车进村，装上菜，又急急忙忙向县城开去。县城菜

市场上，自然有零售摊贩在等着他们。后来母亲进了一趟城，母亲从城里回来，

就不再把菜卖给前来购菜的菜贩子了。因为她打听到，城里零售摊贩卖出的价

竟然高出菜贩子收购价的一倍还要多。母亲的心当时就凉了。后来母亲给我们

说起这事，说她有种被欺骗的感觉。为此母亲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，说这就像

黄瓜打驴，一下被掳去大半截。为了那“大半截”不被掳去，母亲决定自产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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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———亲自将菜拉到县城菜市场零售。

这样自然能多赚回一半以上的钱，可那要给母亲增加多大的劳动量啊！母

亲初时牵出自家养的一头毛驴，让毛驴拉着菜车进县城。可没过多久，县城市场

实行规范化管理，不许驴车进入，母亲只好自己拉车进城了。

在蔬菜上市的季节，母亲每天都是半夜起床，先把我和姐姐的早饭做好，放

在炉旁温着，单等闹钟将我们吵醒起来吃；母亲做好了饭便到温棚，顶着满天的

星星逐一卷起蒲帘，然后借着晨曦透进温棚的微光采摘瓜莱，然后装上架子车。

等我和姐姐吃罢饭走在上学的路上，母亲也已拉着车走在通往县城的路上了。

母亲映着满天朝霞弓腰拉车，身影是那样瘦小，而装满蔬菜的车却显得高大无

比。

有多少次，我们望着缓慢蠕动的车，仿佛觉得母亲是拉着一座山在蠕动。

劳累，无休止的劳累，母亲忍受着。

事实上，母亲还经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磨难。

父亲长年不归，村人的猜测就多了。有人说他早就死在了外头，不然的话，

怎么连封信也不往家发呢？不发信打个电话也行，村里许多人家都装了电话，随

便打到哪户人家告知一声，也就等于告知了家里；有人说他在外发了大财另建

了家室，害怕家里人去找，所以向家人封锁消息；也有人说他看破红尘削发当了

和尚，不定在哪个寺庙待着呢；还有人说他在外混不出个人样，羞于回家……

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。母亲不外乎也是这几种猜想。母亲是用另一种方

式把她的猜想表露出来的。有那么几次，我和姐姐正在埋头做作业，或者正忙着

收拾屋子，沉默不语的母亲冷不丁会冒出一句话：你们说，你们的那个狠心的老

子是不是死在外头啦？我们被吓得先是打个激灵，接着同时仰起脸，打量着有些

愤怒的母亲。我们只是眨巴着眼不吭声。对于父亲，我们也有这种猜想。但我们

不敢说。母亲见我们不吭声，于是责怪我们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？你们咋不说话？你

们是不是怕他真的死了你们从此没了老子？他要是真死了也好，他真死了我再

给你们找个老子，找个比他强八百倍的好老子。有时候，母亲又会这样问我们，

你们说，你们的老子是不是在外边当上大老板了？是不是又成家了？都说现在的

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你们的老子肯定是变坏了，他本来就不是个务正的人，这回是

从根到梢都坏了，坏得没边了……

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可一提起父亲，话就多了，而且骂辞也多。可见，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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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对父亲已愤恨到了极点。

父亲长期不归生死不明，村里有人就撺掇母亲再嫁。有人甚至替她把人都

选好了。村人们说，谁找上母亲这样的女人都是福气。因为村人们都清楚：我们

的母亲太能干了。对于再嫁，母亲开始是拒绝，而且态度十分坚决。母亲往往这

样回复来人：我是个有男人的女人，咋能再嫁人？你们这是逼良为娼呀！后来，母

亲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了。虽然她还说：我是个有男人的女人咋能再嫁人，但人家

说，你有男人，男人在哪呢？她就不再吭声。我们远在外村的舅舅，也替母亲担

忧、着急，也来劝说母亲再嫁，并且物色好了对象。舅舅说那个男人不但人品好，

而且家境也不错，人家是远近闻名的养羊大户，家里上百只的羊放着，只是女人

患癌症死了，丢下一个小女孩要人照顾，才急着要续一个女人。舅舅说人家也表

态了，只要母亲乐意，她把娃们带到那边也行，人家把娃带到这边也行，一切随

母亲的意。母亲答应舅舅先到那边看看再说。显然，母亲这回是动了心。当天，

母亲就随舅舅去了。母亲在舅舅家待了三天才回来。我们见母亲倏忽间似乎年

轻了许多，眉眼挂笑，眼眸放亮，连时常干裂的嘴唇也似乎红润了许多。晚上，当

我们温习完功课欲睡时，母亲喊住了我们。母亲说有件重要的事要与我们商量。

我们从未见母亲这样庄重严肃过，眼里流露的全是慎重认真的神情。我和姐姐

都被她的这种神情吓住了。我们敛声屏气端坐一旁，宁静得能听出自己的心跳。

母亲说，我问你们几句话，你们必须立即回答我，而且回答的都是真心话，不许

编谎，不许糊弄我。

母亲问我们，你们说，你们还思念不思念你们的那个远在天边的亲老子？

我说，我已经把他给忘了。

姐姐说，我也忘了。

母亲问，你们说他还能回来吗？

姐姐说，八成是回不来了。

我说，别指望他回来了，他要回来早就回来了。

母亲问，你们愿不愿意这家里另添一个男人？

我和姐姐先是一愣，接着便猜出了什么。我们沉默着，我们一时不知该怎样

回答。对于我们，突然间接受一个陌生男人来家，自然是不习惯，自然是感到别

扭，但我们考虑到了母亲，我们同情母亲，怜悯母亲。一个农家过日子，没个男人

怎么行？万一母亲累倒了，我们还指望谁？

8



母亲见我们不吭声，催促我们说，不愿意就说不愿意，我不强迫你们。

姐姐抢先开口，道出两个字：愿意。

我跟着也说了愿意。

母亲说，那好，既然你们都愿意，我就让那个男人进家。不过，你们得做好准

备，那个男人进家后，你们得管他叫爹。还有一个小女娃也要来，你们要把她当

亲妹妹看待，不许有丁点的歧视。

母亲说完便熄灯睡觉了。

那一夜，我和姐姐都没睡安生。

我们企盼那男人来家，我们又害怕那男人来家。

此后，母亲又去了几趟舅舅家，舅舅也来我们家跟母亲商讨了几次，还带来

了那男人的照片和小女孩的照片。从照片上看，那男人相善，老实巴交的样子；

小女孩也长得漂亮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不像她父亲，可能像她妈。听舅舅的

口气，似乎一切都成了，连成亲过门的日子都订了。

后来却发生了变化。是母亲改变了主意。母亲改变主意是缘于看到电视播

放的一个真实报道，说的是某省农村一个做了继父的男人竟然无数次地强奸年

仅十六岁的继女，致使其怀孕生娃，事情败露后又残忍地将那年轻的母子杀害，

并且把后娶的老婆砍成重伤。那个报道无疑给母亲太大的心灵震撼。母亲在一

夜之间便改变了主意。母亲找到舅舅，态度坚决地说，我不嫁了，你快给人家说

一声，免得给人家添麻烦。

舅舅不知原委，怪怨母亲，说得好好的你咋就变卦了？你让我怎么去向人家

说？母亲说，你不去说我亲自去说。母亲说这事都怨她自己，怪她自己一时糊涂

没有考虑周全。舅舅再劝，母亲便说，我嫁了人，哪天我那个在外混日子的男人

突然跑回来，你说我的脸往哪搁？舅舅无奈，只是叹息。

家里没个男人，村里不要脸的男人就想讨母亲的便宜。

母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那一年我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。由于学校离家远，我和姐姐一进中学

就住进了学校集体宿舍，只有星期天才回家。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清晨，我起床

刚洗漱完毕，母亲便出现在学校宿舍门前。母亲是踏着凌晨的夜雾赶了十五里

路到学校来找我的。母亲说，石头，你去向老师请上半天假，然后骑车把你舅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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